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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连枷臂综合征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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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男性，41 岁，因进行性四肢无力 4 年，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入院。患者于 4 年前（2009 年初）

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肢无力伴肌肉跳动，近端明

显，但不影响日常生活。当地医院诊断为腕管综合

征，行神经减压松解术，术后症状无明显缓解。遂

至上一级医院就诊，肌电图检查（2009 年 2 月 25 日）

显示，双侧斜方肌、双侧胸锁乳突肌、双侧胫前肌、

右侧腹直肌、右侧脊旁肌 T12 水平神经源性损害；未

予特殊处理，建议随访。患者 1 年余前（2012 年初）

出现左上肢无力伴肌肉跳动，进行性加重，逐渐出

现双侧肩部肌萎缩，并进展至双下肢无力伴饮水呛

咳。患者既往从事镀锌工作 4 年、铝焊接工作 4 年，

余无特殊。为求进一步诊断与治疗，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至我院就诊。入院后体格检查：体温 36.5 ℃，

脉搏 80 次/min，呼吸 16 次/min，血压 130/85 mm Hg
（1 mm Hg = 0.133 kPa）；神志清楚，语言欠清晰，双

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 mm，对光反射灵敏，鼻

唇沟对称，伸舌居中，无口角歪斜，舌肌萎缩和震

颤；双上肢近端肌力 1 级、远端 3+级，肌张力降低，广

泛肌萎缩，尤以近端肌群（双侧三角肌、冈上肌、冈

下肌）明显，腱反射减弱；右下肢近端肌力 4-级、远端

2+级，左下肢近端肌力 4 级、远端 2+级，双下肢肌张力

增高，腱反射活跃，Babinski 征阳性；双侧指鼻试验、

快复轮替动作、跟⁃膝⁃胫试验不能完成。实验室检

查：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32 U/L（0 ~ 37 U/L），乳

酸脱氢酶（LDH）为 165 U/L（109 ~ 245 U/L），乳酸脱

氢酶同工酶 37 U/L（15 ~ 65 U/L），肌酸激酶（CK）
386 U/L（24 ~ 195 U/L）；血液毒物检测未见明显异

常；腰椎穿刺脑脊液检查均于正常值范围。影像学

检查：头部 MRI 检查未见明显异常。颈椎 MRI 显
示，C3⁃4、C4⁃5、C5⁃6、C6⁃7椎间盘后凸，相应硬脊膜囊轻度

受压，脊髓形态正常，髓内未见异常信号（图 1）。神

经电生理学检查：肌电图（2013 年 7 月 19 日）显示，

延髓（双侧胸锁乳突肌）、颈髓（右侧第一骨间肌、右

侧三角肌）、胸髓（左侧脊旁肌）、腰骶髓（双侧胫前

肌）广泛神经源性损害，可见纤颤电位、正锐波等异

常自发电位（图 2a）；运动单位动作电位（MUAP）时

限增宽、波幅增高（图 2b）；大力收缩时募集电位多

呈高波幅单纯相或混合相（图 2c），右侧三角肌轻收

缩和大力收缩时因无主动肌收缩而未记录到运动

单位动作电位。临床诊断为连枷臂综合征（FAS）。

予利鲁唑 50 mg/次、2 次/d，丁苯酞 0.20 g/次、3 次/d，
维生素 B1 10 mg/次、3 次/d 和腺苷钴胺 1.50 mg/次、

3 次/d 口服。患者共住院 14 d，出院时临床症状无

明显改善。电话随访 29 个月，患者四肢无力、肌萎

缩进行性加重并出现吞咽困难、饮水呛咳和言语模

糊等症状，无明显呼吸困难。

讨 论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的临床分型，除进行

性延髓麻痹型、经典肢体发病型和下运动神经元型

外［1⁃2］，还有罕见的病程较长、预后相对较好、临床症

状局限于上肢或下肢的连枷臂综合征和连枷腿综

合征（FLS）［3］。因连枷臂综合征和连枷腿综合征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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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罕见且早期缺少特异性，易长期误诊或延误诊

断。连枷臂综合征的临床特点是显著对称性双上

肢近端为主的肌无力和肌萎缩。由于三角肌、冈上

肌、冈下肌、胸锁乳突肌和小圆肌明显萎缩无力，导

致特征性姿势，即肩部下沉，上臂、前臂和手旋前，

故早期命名为双臂萎缩性瘫痪［4］，至 1998 年方重新

命名为连枷臂综合征［3］。尽管部分患者仅表现为下

运动神经元损害而与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有一定

重叠，但由于其相对良性的疾病进程和临床症状分

布的特殊性，很多学者仍倾向于连枷臂综合征可能

是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一种较为良性的变异型［5⁃7］，

其中位生存期为 69 个月，明显超过肌萎缩侧索硬化

症患者的 35 个月［3］。该例患者与文献所报道的临

床症状相似，主要表现为双上肢近端对称性进行性

肌无力和肌萎缩，经过 3 年余方进展至双下肢和延

髓［5⁃7］。从发病至末次随访时，病程近 7 年。连枷臂

综合征在疾病早期相对长的时间内延髓和下肢肌

肉受累轻微，累及其他区域的时间间隔越长、生存

期越长［3］。

连枷臂综合征的临床症状个体差异较大。有

文献报道，23%的连枷臂综合征患者仅表现为下运

动神经元受损体征，77%患者同时呈现上运动神经

元受损症状与体征且相对轻微，但上肢无力症状持

续较长时间［4］。该例患者早期表现为双上肢下运动

神经元受损，较长时间后进展至双下肢和延髓。双

侧锥体束征阳性，提示上下运动神经元受损。肌电

图显示，延髓、颈髓、胸髓、腰骶髓 4 个区域神经源性

损害。根据改良 Escorial 标准［8］，该例患者符合肌萎

缩侧索硬化症的诊断。连枷臂综合征除运动障碍

外，有文献报道，约 15%的患者可出现认知功能障

碍，尤以额颞叶痴呆（FTD）多见［9］。连枷臂综合征

应注意与脊髓型颈椎病、双侧臂丛病变、平山病

（HD）和多灶性运动神经病相鉴别［10⁃11］。对于脊髓

型颈椎病，延髓、胸髓、腰髓区域临床或亚临床（神

图 1 颈椎矢状位 T2WI 显示，C3⁃4、C4⁃5、C5⁃6、C6⁃7椎间盘后凸，相应硬脊膜囊轻微受压，脊髓形态正常，髓内未见异常
信号 图 2 右侧胫前肌肌电图所见 2a 可见纤颤电位（粗箭头所示）和正锐波（细箭头所示） 2b 运动单位
动作电位时限增宽（28%）、波幅增高（101.20%） 2c 大力收缩时募集电位呈单纯相

Figure 1 Cervical vertebral sagittal T2WI showed that C3⁃4, C4⁃5, C5⁃6, C6⁃7 intervertebral disc protruded toward back
and the corresponding dural sac were slightly compressed. Spinal cord had normal morphology without abnormal
signal. Figure 2 EMG findings of right tibialis anterior Fibrillation potentials (thick arrows indicate) and
positive sharp potentials (thin arrows indicate) could be seen (Panel 2a). Duration of MUAP was wider (28% ) and
amplitude was higher (101.20% ) compared to the reference value (Panel 2b). The recruitment potential was
incomplete interference pattern when vigorously contracted (Panel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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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电生理学）下运动神经元症状与体征，合并感觉

障碍和括约肌障碍，可资鉴别。由于连枷臂综合征

肌无力和肌萎缩相对局限于上肢近端，发病早期易

与上臂丛病变混淆，特别是单侧上肢发病的患者。

上臂丛病变发病急骤，可有不同程度感觉障碍，运

动损害局限，神经电生理学显示，以腋神经和肌皮

神经损害为主，由于病程较短，受累肌肉呈急性神

经源性损害，神经干侧支芽生未出现或较少，故对

应复合肌肉动作电位（CMAP）增高不明显。此外，

根据连枷臂综合征特殊的肌萎缩部位和神经肌肉

组织活检术病理学结果，可资与线粒体肌病、包涵

体肌炎等特殊肌肉病相鉴别。该例患者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影像学和肌电图结果均支持连枷臂综

合征的诊断。由于连枷臂综合征具有相对良性的

疾病进程，较典型运动神经元病具有更长的生存

期。因此，早期诊断对判断预后、增强患者自信心

十分重要［5］。

与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相同，神经电生理学对连

枷臂综合征的诊断特别是早期诊断不可替代［12］。

连枷臂综合征首先应符合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诊

断标准，临床通常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上下运动神

经元病变分为 4 个区域，即延髓、颈髓、胸髓和腰骶

髓，在新修订的 Awaji⁃shima 标准［13 ⁃14］中，根据受累

区域可以分为临床确定的（definite）肌萎缩侧索硬

化症（3 个区域）、临床很可能的（probable）肌萎缩侧

索硬化症（2 个区域）和临床可能的（possible）肌萎

缩侧索硬化症（1 个区域）。肌电图主要表现为进行

性失神经与慢性神经再生共存的特点，如果发现失

神经电位即可提供 1 个部位下运动神经元损害证

据，即使该部位无明显肌萎缩和肌无力。目前已经

明确，胸锁乳突肌肌电图异常可以代表延髓病变，

而胸段脊旁肌或腹直肌肌电图异常可以提示胸髓

前角病变［6，15］。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NCV）测定目

的主要是排除诊断，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NCV）测

定主要是与脱髓鞘性周围神经病相鉴别，运动诱发

电位（MEP）可以协助判断上运动神经元损害。徐迎

胜和樊东升［16］总结 56 例连枷臂综合征患者的神经

电生理学特征，不同区域肌电图出现急性或慢性神

经源性损害，表现为静息状态下大量自发电位和小

力收缩时运动单位动作电位波幅增高、时限延长，

大力收缩呈单纯相；肌皮神经、腋神经、桡神经、正

中神经、尺神经复合肌肉动作电位波幅下降。该例

患者出现延髓（胸锁乳突肌）、颈髓（上肢肌）、胸髓

（脊旁肌）、腰骶髓（下肢肌）4 个区域失神经肌电图

改变，符合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的神经电生理学诊断

标准，再结合其特异性以双上肢近端为主的肌无力

伴肌萎缩，明确诊断为连枷臂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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